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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倍，工业生产还比抗战之前更加萧条。很明显，金融机

构猛增，并非人口增长和生产发展需要，而是旨在谋取暴利的

投机活动。本质上，金融业本身不创造财富，它通过出借资本

来获利，参与现有及未来财富的再分配，这也意味着金融具有“寄

生”与“造血”的双重特征。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

贵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无奈地成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

中国百姓身上抽血的“针孔”。

在上海，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国银行通过主导外汇行

市和出口外币外钞，控制中国货币金融，垄断中国市场，也利

用各种政治贷款，影响中国政治。1949 年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的

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奚伦这样描述当年的金融业务，中外银行

本应站在居间位置，调节国际金融往来，服务国际贸易，可上

海金融圈却是外国银行控制运输、保险，连利率、所得税也是

他们的天下，让中国人去适应他们的条件，“在华资银行户头上，

向来只有‘我们资金流入’外国银行的‘往’，很少有外资银

行拨付我们银行账面的‘来’”。常见的上海外贸模式是：外

国进口商从中国进口，只要开纸空头信用证，在上面片面提出

苛刻条件，要挟中国制造商按条件把货物包装起运，等外商拿

到提单后才开汇票，而中国进口商要向外国买货，情况正好相反，

首先必须填好购买证，办完结汇手续，把美元英镑送到外商手

里后，才能发货，“因为在帝国主义者眼里，总认自己有信用，

看不起中国人，便营造出这样一套‘殖民地贸易’式的‘购买

证制度’，把风险全部转嫁到中国人身上”。

 而国民党反动的金融政策更让上海城市经济“气血两亏”。

内战三年，国民党当局犹如资不抵债的银行，眼见公债打了六

折五折都无人问津，只能乞灵于印刷机，靠滥发法币筹措军费。

1947 年，“流量作家”张爱玲拿着千字六万元的稿费，也只敢

奉行“每月生活费不超百万元”的原则。到了 1948 年，国民党

异想天开，以法币按三百万换一的比率，命令人民兑换金圆券，

并强迫人民以黄金向国家银行兑换金圆券。结果，上海市民的

黄金尽被搜刮而去，蒋介石逃亡台湾，把 20 多万亿金圆券丢在

市民衣袋里。市面上，商业活动沦为囤积居奇、买卖金钞、放

高利贷以及“踢皮球”“卖栈单”“抢帽子”等买空卖空的行为，

据估计，此时申城至少有 20 万人以金融投机为业。上海，这支

“金笔”，属实与人民无关。

人民币为人民服务

 1949 年 5 月 27 日，江海关升起红旗时，尚未洗去征尘的

三野司令员兼上海市长陈毅就对军管会人员说：“政治作战的

比例上，我们是九个人打一个蒋匪军，而在军事上，我们是五

个打一个匪徒。在经济作战上，我们是更要好好学习，要依靠

着市民大众的合作来恢复上海繁荣。”还没管理过上海这样一

个大城市的共产党，能在金融上战胜那帮老奸巨猾的敌对势力

吗？

 解放军一进城，人民政府依法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的 18

　　解放军一进城，人民政府依法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的18家
银行、19家保险公司和5家官商合办银行。通过一系列依法接

管和改组，在上海金融市场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的领

导。

上海解放初期，解放军战士在中国人民银行第九办事处门口执勤。


